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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居住在柏林。2020 年从汉堡美术学院毕业后，我就

搬到柏林来了。最开始住的地方是一个30 平方米的房间，

除去厨房、卫生间，在卧室的 20 平方米里，可以用来

画画的空间不到 10 平方米。贝浩登先生三年前来到这

个地方拜访了我，随后邀请我去贝浩登画廊的巴黎总部空间做个展。

2021 年 12 月底，我搬进了现在的这个工作室，它离市中心的柏林中

央火车站很近，闹中取静，有 200 多平方米，我就住在工作室里。

我每天的日程安排都比较规律。早上起来，先看书、弹古琴、喝茶，

把自己带到一个安静的状态；下午、晚上才开始画画。

平日不画画的时候，我还会出门去上芭蕾课，一周有两节课。

从小就学跳舞，小时候断断续续地学过芭蕾，但规律性地学芭蕾是

2015 年来德国留学后才开始的。我是喜欢尝试的人。刚来德国的时

候，还学过探戈、拳击，我喜欢不同类型的运动对身体潜能的发掘。

后来发现最喜欢的还是芭蕾。2023 年在贝浩登首尔空间举办的个展

“Allongé– 触不可及”中“Allongé”一词就是一个芭蕾术语，意思

是延伸。那段时间在创作时，芭蕾里的延伸状态正好跟我想在画面

里塑造的线条的状态相契合，所以当时会很自然地把芭蕾里的延伸

融入画面里。当然，我的灵感来源不限于芭蕾，有时候不经意间的

感受都会在心里种下根，然后慢慢发酵，持续对我产生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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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茜瑶 画家，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和汉堡美术学院。
现常居柏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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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的灵感往往会从很多方向朝我汇聚而来。所有跟无限的、

轻盈的、失重的、突破边界的感觉相关的，都是我感兴趣的，都会

给我灵感。了解我过去展览名字的人，应该也能从中感受到我的这

类兴趣点，如“一种在树间飞行的舞蹈”“海市蜃楼”“月亮水晶宫”“无

尽的梦”“森林里的狂欢”“去蓬莱仙岛的路上”“Allongé– 触不可

及”“良宵引”“长伸之触”“你听到瀑布了吗？”……

2023 年 12 月，我在北京的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“良宵

引”。《良宵引》是一首古琴曲子。那段时间，弹古琴给了我很多创作

上的想法。我从 2023 年年初零基础开始学古琴。我现在每天的生

活，基本都是从早上弹古琴开始的。古琴，早上弹、晚上弹都很合适，

很静心。最近我在弹的曲子是《普庵咒》，它是一首佛曲。

在“良宵引”个展的作品中，会看到我对木炭条这个材料的探索。

最开始接触到木炭条这个材料应该是我十六七岁刚开始学画速写的

时候。那时候，觉得木炭条这个材料太脆弱了，好容易断，但是我很

喜欢用木炭条画速写时，它能快速捕捉动态的特质。后来来德国学

习后，不断地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，也就没用到木炭条。再次拾起

木炭条画画，是前两年回家，我去到爸爸的工作室，看到他工作室

里有木炭条，我就想重新试试这个材料。越用越发现木炭条材料本

身的特质和在画布上能产生的效果，正好符合我现在的创作状态和

绘画语言推进的需求，比如它的速写感、不可控性、颗粒感等等。

木炭条还是容易断。但断了，我可以选择继续画下去。我常常

会画到木炭条用尽，在它仅剩最后一小块的时候，会用手指按着它画，

画到它完全消失，就像用到没墨了一样。这是一个很舒服的创作状态，

材料用尽的那一刻，我所画的线条也跟着结束了。

我的作品可能会给人一种纯即兴的线条感，但其实我每一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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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作、每画的一条线，都是自我控制、准确把握的结果。我很难讲

清楚这个准确具体是指什么。但我知道，我画画的时候，准确意味

着恰当，每条线都出现在它应该在的位置，线条的力度、角度、粗细、

强度，都是在那个画面里最合适的地方出现。在不该停笔的地方停了，

或者是在该停笔的地方继续画了，这是不准确。画面里正好缺一条线，

然后我画下去的这条线恰好能出现在那个位置，这就是准确的判断。

一幅作品有它自己的结构。即便是抽象画，也有它的审美平衡和节奏。

对艺术家来说，你能看到画面里的那个准确点，然后能下笔画到那

个点上，这之间也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即便你能画到那个准确点位上，

但每次要把握、控制好自己的创作力度、表达角度，每次都企及到

那个准确的状态，这之间又有一段很长的距离。

从这十多年的创作来说，我一直感兴趣的都是那种无限的、逍

遥的、轻盈的状态，我并不想去再现一个很具体的画面或者想法，

而是想把创作时最在场的状态转换出来。但是这个在场又是无法跟

过去和未来切断而独立存在的，这个在场是可以任意穿越时空的。

我的创作没有固定的主题，我的感受、思考和整个身体的状态都是

流动的，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品、不同的画面，但创作核心从

始至终都是贯穿每个阶段的。

其实包括弹古琴或者是跳芭蕾的时候，我也常有类似的无限的、

轻盈的感觉。但这跟我创作时感受到的还是不太一样。创作时，思

想和身体本身都要真实地达到那个点，这样画面才会真正轻盈。所

以平时也需要认真去调整，当然最理想的就是日常生活里也完全是

这样的状态，但是有点难度。工作室就像是我修炼、修仙的山林，

或像是除我之外无其他人的海中小岛，但是平时因为要计划、落实

展览，加上有各种需要处理和沟通的事情，都会把我拉出小岛。

在 18 岁进入四川美院之后，我就意识到想一辈子都做艺术。

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具体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，但因为小时

候爸爸经常跟我讲梵高、高更的故事，我隐隐觉得自己将来想成为

他们那样的艺术家，想成为能做最好的自己的人。如果你现在问我

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，我的回答还是跟 18 岁时差不多，我想

做可以把名字留在艺术史，能承上启下的那种艺术家。

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我的绘画元素聚焦在线条。点、线、面是

绘画最基础的三个元素。探索线条的同时，我也在探索线条跟点、

面的结合。对线条的探索，其实就是在探索绘画的本质。怎么从线

条出发，不断地打破、更新画面，这是一件很基础的事情，又是一

件可以不被限制、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。

在创作上，我算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但是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勇敢。

虽然在创作里我会有迟疑，会自我怀疑，会反复地问自己现在做的

这个事情意义是什么，或者我这样做下去可不可以等等。这些自我

追问和反省是很有必要的，但这跟我想要的勇敢并不冲突。在绘画中，

我相信内心的勇气、坚韧，是可以通过线条、笔触被看到的。

我越来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。现在，我主要聚焦在最大限度

地发掘线条和某一个绘画材料的无限潜能。这个聚焦的过程，就是

一个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自我确认的过程。在汉堡美院读本科期间，

教授维尔纳 · 巴特纳（Werner Büttner）给我的启发特别大。他告

诉我不要每次都去问他怎么看，而是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点，找到

适合自己的路。所以，从那之后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想法，

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。不管别人怎么看，我都会这样继续走

下去。我知道自己想去的方向，并且懂的人自然也不用我多说。 （采

访、整理：V）

《良宵引之一》，布面木炭，330 × 680 cm，2023 《河流，河流，你可以告诉我关于我家乡的故事吗 No.1》，布面丙烯、油画笔，330 × 680 cm，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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